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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里的市集复兴
■ 本报首席记者 龚丹韵

市集，是农耕时代的商贸形式。但渐渐地，它在大都市里以一种新的意义出现。

比如农副市集，新鲜的水果蔬菜在双休日的商业广场出现，价格更高，讲究品质，是都市人对农产品的一次消费升级，也
是上海城乡之间交流的新通道。

比如“手作人”、文化主题特色市集，可以把上海的旅游、文化、创意等产业融为一体，是上海年轻人喜爱的流行文化。

在发达的全球都市，市集的复兴是城市自我修复人与人的温情、建立本地文化认同和社群空间的一种方式。而在上海，它
的价值或许一直被忽略和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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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副市集：城里的人想出去

易晓武是一名程序员，做了多年环保志愿
者。有朝一日成为农副市集组织者，他自己也
意料不到。

那是 2010年，最初的想法很简单：上海越
来越多消费者追求更高品质的农副产品，不惜
花费更高的价格，只是苦于没有渠道。

在国外，周末出没的农副市集已是一种普
遍现象，摊主们获得许可后，自己卖自己种植
或制作的产品。 市集本是农耕时代的产物，但
在现代化的都市里，反而得以复苏，被称为“后
工业社会的返璞归真”。这种趋势和风潮，也刮
到了 2010年的上海。

那天， 易晓武第一次组织了 20个左右的
摊位，在制造局路的一个创意园区摆了农副市
集。摊主是一批返乡创业青年，产品以蔬菜为
主。

“蔬菜不便于保存，运输成本很高，几乎没
有盈利。”易晓武回忆当时的情况。准备期间，

他特地拉了一笔 1万元的赞助，给每位摊主发
了 200 元交通费。 大家怀着忐忑的心情 “试
水”，谁也不知道销售情况会怎样，仅仅在微博
里做了预告。

没想到，当天销量不错。高价位的农副产
品火速吸引了一批年轻人踊跃购买。似乎这样
露天、临时、摆在年轻人聚集区的农副市集是
一种时髦。

此后， 周末的农副市集在上海走入快车
道。喜玛拉雅中心、大拇指广场、五角场等等，

易晓武他们每个双休日辗转上海的各个公共
空间，高峰时几乎同时收到几个邀约。后来模
仿者众多，其他一些农副市集也开始打响了名
声， 顶棚下的时尚市集一度成为城市风景线，

在实体店铺销售下滑时，反而逆势增长。

有一次，上海纽约大学邀请易晓武前去校
园里举办市集。效果非常好，不仅深受老外们
的欢迎，而且学校还组织了一次论坛，专门讨
论有机农业在中国大城市的重新崛起。

渐渐地，有了媒体报道，有了故事，每一个
返乡创业的青年摊主都吸引了一批长期粉丝。

李姐就是其中之一， 她家住五角场附近，

一直想买一点“健康食品”，当时网购生鲜并不
流行，渠道不多。周末逛街时，偶遇易晓武的农
副市集，她顿时有了兴趣。

李姐坦言，这些农副产品固然好，但并不是
长期吸引她的理由。毕竟再怎么好，白菜只是白
菜。能成为长期粉丝，甚至不惜每到周末特地出
门一逛，动力是另一个———人与人的交流。

五角场的市集位于办公楼附近，周末下午
开市，而上午也没闲着，年轻的新农户们上午
在办公楼里举办沙龙，分享彼此有机种植的经
历和故事。他们当中，有人原本是摄影师、设计
师，甚至企业高管，但对繁忙的都市生活心生
倦意，渐渐向往农田。他们迷恋有机种植，回归
田园，寻找天宽地阔般的耕读生活，在上海的
郊区租下一些田地做种植实验。几乎每个人都
遭遇了挫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模式和心
路历程。

“这些故事一听都很有意思，这些人也都
很有意思。”李姐说，城里的听众们特别爱听，

常常听着听着，对农村开始感兴趣。

添加摊主的微信后， 不去市集也无妨，摊
主们一般都提供网络定期送菜的服务，微信下
单即可。 而微信公众号会举办自然教育活动。

李姐参加过一次崇明岛的体验，去看看摊主们
的农田， 看看农产品是怎样从田里长出来，对
城里长大的人，别有一番吸引力。

在这批粉丝眼里，摊主并非传统意义上简
朴劳作的农民，而是“有自己想法的年轻探索
者”，探索用现代的理念，重新建设农村，重塑
一种新都市的生活方式。而维持这种生活方式
的终端，就是销售，也就是农副市集。

消费者们大多是城市年轻的中等收入群
体，不看重单价，喜欢有机食品，推崇环保。彼
此像家人一样有了感情， 成为志同道合的伙
伴。 而李姐说她现在是为了表达一种支持，特
意去买他们的农副产品。

这大概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围城”，城外的
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上海的城乡之间
就有了新的链接。

创意市集：文创流行之地

今年正月十五，虹桥天地的走廊里张灯结
彩，有趣的摊位一字排开，吸引消费者驻足停
留。有兔子灯、捏面人、糖画……

袁圆是其中一位摊主， 主打手工饰品，自
制的编绳、手环、发饰等等，摆得琳琅满目。她

其实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手工作品只是兼职
的兴趣爱好。

成为一名市集里的 “手作人” 纯属偶然。

2015年，大学读财务专业的袁圆偶然借了一本
手工书，介绍丝网花。她边看边学，不懂的地方
网上查找视频，发现自己颇有天赋，从手工中
获得极大乐趣。学了一种又一种，编绳、中国
结、时光宝石等。直到大学搬校区，她才意识
到，自己不知不觉中制作的作品已经多到所有
行李箱都塞不进去，想想还是“务点正业”吧，

就此打住。

没想到，后来工作地点位于南京三牌楼一
带，时常有“手作人”出没，市集日渐热闹，袁圆
没忍住，业余时间在那里摆摊，不为赚钱，只为
开心。

2014年， 她通过微博认识了一批年轻的
“手作人”，正式加入这个圈子。摊位租金每天
约 100元，第一次赚到 500元。2016年，袁圆到
上海工作，双休日便参与上海大大小小各种创
意市集。

上海的市集非常多，展会、商场邀约也多。

但她不习惯的是， 摊位租金比其他城市都贵。

有的市集一天 600元租金，但手工作品在中国
市场卖不贵，赚不到那么多，必须和朋友合伙
参加才能勉强不亏本。

作为一座时尚消费的城市，上海的创意市
集中，饰品是热销门类。年轻的姑娘们走一走，

看到漂亮的饰品忍不住就会下手买。尤其当这
些饰品 “独一无二”， 网上并不批量生产的时
候，100元以上的价位也能接受。

然而让袁圆感叹的是，上海的商业嗅觉过
于敏锐，没过多久，市集文化对年轻人的吸引
力迅速被上海的购物商场盯上。

上海的商场主动举办各种市集。 比如环球
港的饰品主题，迪美购物中心的汉服主题，虹桥
天地的仙女主题等。“商旅文”一体的打造，在创
意市集这个小品类上得到集中展现。 几乎每个
商场都不甘落后， 创意市集忽然间成为实体商
铺引流的“撒手锏”，文创流行和网红打卡之地。

国际市集：社群交流的空间

海派文化的上海还有一个“洋市集”隐藏
在老弄堂里，每个月第一、第三个周六举办，被
很多国际旅游杂志列为来上海的打卡之地，就
是嘉善老市。

它位于陕西南路，原是弄堂里的一个旧厂
房，改建后变身为创意园区，有多家异域风情
的餐厅和咖啡店。 周边如今依然是老式小区，

许多第一次慕名而来的游客们总是抱怨“找不
到”，因为实在太小，宽度不过五六米。

到了周六， 园区两栋老楼之间的空地上，

嘉善老市开市了。

老外们带着自制的或家乡的物品在市集中
摆摊售卖，如项链、娃娃、时装等。摊主有印度人、

土耳其人、日本人、西班牙人……有意思的是，这
些外国摊主常常和中国友人结伴前来摆摊。不会
英文，也有“翻译”在。

慕名而来的顾客大多是老外。配合周边的老
房子、咖啡馆的小装饰、白色的太阳伞，各种肤色
的面孔挤作一堆，市集一眼望去，几乎以为在国
外，所以也是摄影师和资深驴友们的打卡地。

狭小的弄堂里，大人、孩子、宠物在糕点、巧
克力、红酒中穿梭。各种肤色、各种年纪、各种语
言混杂在一起， 构成一个热闹又洋气的市集。还
有老外弹吉他、打鼓，唱着不知道哪里的小调。

“很潮，像一个联合国。”———许多人这样评价。

这里的场地隶属于一家国际建筑设计企业，

初来乍到时， 看着周边破旧但有风味的老房子，

设计师们萌生了激活空间的念头，于是仿照国外
的常见做法，在园区空地招募一个市集。

如今嘉善老市的召集人是一位美国人，他平
时在上海的大学里教英文， 在上海待了很多年，

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每一个摊主都会和他打招
呼，像老朋友一样热情聊天。

他说，为了吸引人反复前来，摊位有意识地
定期更换类型，不断补充新鲜血液。他对申请者
的要求之一就是东西独特，售卖的商品类型在市
集里必须不重复。

很多摊主并不在意买卖， 更乐意和游客聊
天。比如一位土耳其人，娶了上海姑娘，两人正和
一位闲逛的上海阿姨聊天。上海阿姨好奇地询问
两人怎么认识的，他们也不羞涩，主动说起相识
的过程，男主人怎么跟随妻子来到上海。聊得愉
快，上海姑娘拿出一个热水瓶，里面是自制的土
耳其特色果茶，请阿姨喝一杯……

摊主们说，来市集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喜欢这
里社交的氛围。有些人“鸡同鸭讲”，有些人用带着
口音的蹩脚英语加上生动的肢体语言比画着。

在陌生的城市，彼此邂逅，面对面聊天，每个
人都像一本书，充满故事，互相聆听，仿佛畅游过
世界。不经意的角落里，还有猫咪惬意地蹲在纸
板箱上消磨时光。

媒体报道多了以后，不少上海人拿着地图或
手机导航找到这里，惊讶之余，常常感慨：还是老
外会玩。

“这大概是只有上海才能发生的故事。”一位
大学生说。它不只是商业，更是城市文化，是上海
国际交流的一个生动注脚。

后工业时代的市集：

空间激活与社群复苏

都市人类学者布宾那斯曾经专门研究过美
国都市里的市集现象。

在一个大规模生产、商品化、标准化的时代，

这些只在节假日出现的市集，意义早已不同于农
耕时代以物易物的价值。它们在大都市里，有着
非正式经济的特征，甚至成为城市公共活动的平
台，如艺术展演、公共教育、环保活动等。

据统计， 美国全境有 8000多处大大小小的
农民市集，数量逐年增长。一般由带顶棚小摊排
列组成，占据着广场或街道，在每周的特定一天
或几天出摊。它们还有自己的管理委员会。

布宾那斯认为，都市白领们不再青睐大企业
和全球化组成的食品文化。重建人与土地联系的
生态主义、消费主义，构成了市集的基础。

而它背后更指向一个大都市的必需品：陌生
人的城市里，人们越来越渴求市中心有一个相聚
的公共活动空间，汇聚人流、解决就业、推广本地
资源、凝聚文化认同，有些市集甚至设置在市中
心的湖港边、河岸边。

布宾那斯指出，在美国，市集的主要顾客具
有这样的人口学特征：白人、女性、中年、受教育
程度高、本地中产。这群市民珍视市集带来的社
群感，试图用自己的消费，为地方复兴作出贡献。

顾客信任卖家，卖家提供好的产品。以物易
物、反货币的微经济，商家们之间基于尊重互惠
的友善竞争等，这些都是全球化的产品工业难以
提供的。

它最终吸引人的，是社群的交流、地方文化
的认同感。尤其是在陌生人社会的大城市，达成
一种基于信任的熟人社会关系。

可能越是发达的大都市，越需要这样的“本
地文化复兴”和“人际关系修复”。而如今，上海也
有这样的趋势。但在商业味浓厚的上海，它们有
自己的发展逻辑。

特色主题，特色定位

在上海，成为一名兼职的市集摊主，几乎赚
不了钱。

袁圆对手工品的定价没有标准。比如一条手
链， 她花 2天时间编织， 从 60元到 260元都卖
过。有一回，一位小姑娘看着手链满眼放光，真心
喜欢，但钱不多。交流了一会儿，袁圆开了 20 多
元的“友情价”就卖给对方了。

创意市集的招募在上海比较简单。微信群主
们从各种渠道拉进来一帮“手作人”，不定期在群
里发通知。如双休日某广场有市集，公布主题内
容、数量、摊位租金等信息，询问大家是否报名。

报名者只要群里发作品图片，写商品类型，一次
性付清所有天数的摊位租金和押金费，主办方审
核通过即可。

租金费每天 300元到 1000元不等。 有一次
某个商场要价每天 3000元， 由于主题是小孩子
走秀，卖儿童的东西好赚，依然有人踊跃报名。

历数在上海参与过的市集，袁圆比较钟爱的
还是虹桥天地。 这里也是她长期参与摆摊的地

方。“别看是一家新商场，市集特别多，主办方靠
谱。”袁圆解释。

2018年，虹桥天地举办过十余场市集。如传
统节日市集、二次元文化类市集，针对节假日采
取不同主题和策划。

元宵市集当天，除了十几个摊位商铺，商场
还设计了木偶戏、川剧、老上海西洋镜，元宵晚上
有电光舞狮表演。

当天，市民徐小姐带着 6岁的女儿拖着兔子
灯逛得津津有味。 她坦言 “懒得去市中心轧闹
猛”，现代化商场里的“庙会市集”逛起来更轻松，

购物环境也更宽敞些。

商场市集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元宵、清明、端
午、中秋，每到传统节日，他们都会设计举办市
集，但和真正农耕时代的市集不同，现在的新市
集更讲究“时尚逼格”，符合年轻人的审美。如同
样是舞狮，但是披着光电的外衣，在夜里舞动起
来闪闪发光。同样是灯笼，但里面已经改为 LED

彩灯，空间视觉效果重新进行一番设计。

此外，虹桥天地有独特的地理位置，也是市
集热闹的原因：虹桥火车站直达，给苏浙一带的
年轻人提供便捷。一趟火车，可以直接来摆摊，结
束当天就能赶回家， 再加上已经成型的商业街
区，定期举办 IP 展，抓住了一批年轻人的喜好，

配上周末的市集，便是锦上添花。

这里的周末，各行各业、四面八方有创意的
人聚集到一起，展示年轻人的另外一面。

另一个上海知名的长期市集位于大学路。它
更加“开放”和“自在”，长期固定举办，且不规定
营业时间，摊主们想做多久做多久，只要有生意，

晚上 12点回家都行。光顾的人有学生、老师、附
近居民、咖啡馆店主等等，几乎是一个熟人社会
的生态圈。

上海的商业化，是一把双刃剑

小徐靠手工羊毛毡维持生计， 通过市集，她
打开了微信上商品的销路， 可以说是一名职业
“手作人”和“市集人”。

2015年来到上海，她经历了一些大广场的市
集价格越来越贵。“有些手工创意市集在变味。”

小徐说。从重视文化创意，到以盈利为主，几乎成
为淘宝的线下展示。有一次，她在上海的创意市
集里，看到有人卖品牌玩具、大米，和普通商铺没
有啥两样，“我简直惊呆了，这还能叫市集？”

主办方为了赚钱，招募了 20个摊位，但真正
的手工匠人可能只找到 10 个， 剩下 10 个怎么
办？只要付了租金谁都能进场。

相比之下，她更喜欢其他城市的市集，摊位
租金不贵，几乎全是手工匠人，东西漂亮，陈列也
富有创新，有些市集整个屋顶上布满气球，成为
文艺青年的打卡地， 也是文创的发源地之一。而
在上海，创意市集越来越商业化、盈利化。这是一
把双刃剑。

2014年，五角场云海大厦愿意给农副市集提
供一个地下室放大阳伞、20张桌子。 于是每到双
休日，这里就有农副市集，年轻人一边卖菜一边
弹吉他。广场上，父母带着小孩晒太阳，自由奔
跑，甚至大家一起念诗。

同济大学教授、 园林景观设计师刘悦来记
得，2014年也是自然教育的元年， 伴随着对环境
的关注，一部分青年返乡，有机食物、农田体验、

环保教育等等，连接了城乡之间的关系。赶集的
人热情高涨，有人特地从徐家汇赶到五角场。

但后来，农副市集衰退，最大的冲击来自电
商。电商平台上不仅品种多样，而且规模化销售，

物流成本低，价格普遍比农副市集便宜。

“电商购买就是单纯的购物，没有感情，只剩
下比价。这恰恰是市集想要弥补的。”李姐遗憾地
说。市集吸引人的地方，更多在于交流，在一个冰
冷的商业和购买关系的城市里，重新激活人与人
的情感，温暖整个社区和街区。

有段时间，易晓武的市集被以往的广场业主
抛弃，开始到处“流浪”。2016年，刘悦来的“创智
农园”项目启动，主动找易晓武合作，结合农副市
集策划了一系列生态教育、自然教育活动。比如
社区居民和小朋友手作的东西，都可以来市集交
易。公益环保团队加入，进行垃圾分类、回收衣服
之类的宣传，环保类活动质量越来越高，但参加
的人数却在减少。

大家似乎只是图个热闹， 并没有把市集，或
者说市集背后对社区文化、空间关系、社群认同、

文创启蒙的价值长久地挖掘下去。

这些星罗棋布、此起彼伏的市集，不仅创造
了新的就业机会、修复城乡之间的链接，而且有
助于乡村振兴、社群激活、文创试水。

但现在，它就像一阵风。上海打造“四大品
牌”的同时，能否给市集，也是后工业都市里才会
出现的珍贵的非正式经济，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天
地、更激发创造力的平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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